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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理性与神性:论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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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基于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ꎬ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是丰富与复杂的ꎬ而野性、理性与神性是人

性构成的基本内涵ꎮ 沈从文基于人性之真、善、美三个维度ꎬ从人性的生态和谐理念出发ꎬ反思了人性的野性、理性与神性内

涵建设问题ꎮ 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具有历时性特征和整体性特征ꎬ其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拓展了人性

审美反思的高度与深度ꎬ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建设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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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ꎬ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ꎮ 诸多哲人ꎬ立足

于人性的分裂与和谐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思考ꎬ
如康德、席勒、黑格尔、马克思等ꎮ 该问题也构成了

近现代以来中西方文学艺术的宏大历史叙事ꎬ任何

作家都无法回避ꎬ每个作家都在用不同的艺术形式ꎬ
在不同程度地揭示或者回答这个问题ꎮ 同样如此ꎬ
对人性的审美反思ꎬ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思想核

心ꎮ 不管是湘西书写ꎬ还是都市书写ꎬ人性都成为了

其文学表述的主要对象ꎮ 人性是丰富的ꎬ也是复杂

的ꎮ 在沈从文看来ꎬ人性内涵应有野性、理性和神

性ꎬ三者共同构筑人性的基本内涵ꎮ 也唯如此ꎬ才能
建构人性之真、善、美ꎬ才能体现出生命的庄严性ꎬ生
命才能够呈现出一种“优美ꎬ健康ꎬ自然ꎬ而又不悖

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１]ꎮ 基于上述考虑ꎬ沈从文形
成了他的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观ꎮ

笔者认为ꎬ沈从文的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思

想ꎬ反映了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ꎬ其中不仅仅

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立足点问题ꎬ而且还有野
性、理性与神性的内涵问题ꎻ既要理解沈从文对人性

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历时性特征ꎬ也要把握其人性

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整体性特征ꎮ 唯如此ꎬ才能真

正理解沈从文的人性思想的深刻性ꎬ也才能把握其

人性思想在现当代的积极意义ꎮ 如果割裂其人性内

涵生态审美建构的历史语境ꎬ单一片面地或者孤立
地去理解其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任何一个维

度ꎬ都容易误解甚至扭曲沈从文的人性内涵生态审

美建构思想ꎮ 沈从文被误读的历史境遇ꎬ无不说明

了这一点ꎮ 沈从文对于人性内涵的审美建构ꎬ显现

出其鲜明的生态视角ꎬ反映了其人性和谐生态发展

理念ꎬ拓展了我们对于人性审美反思的高度与深度ꎬ
也有利于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一步去思考人性问

题、人的生命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等等ꎬ这是沈从文

的历史贡献所在ꎮ

一　 野性绽放生命的激情与浪漫

“野性”这个词汇ꎬ在文化人类学学科里是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ꎮ 野性ꎬ感情色彩上为中性词ꎬ不是贬

义ꎬ并非汉语言中野蛮之意ꎮ 笔者认为ꎬ其意指自然

生命状态下所呈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ꎬ具有在自然

与社会险恶环境下ꎬ勇于面对与坚韧顽强的精神气

质ꎬ在审美形态上归结为“真”ꎮ 而现代文明之下ꎬ
这种精神气质往往在不断萎缩ꎬ导致人们生命活力

不足ꎮ 野性构成人性内涵建设很重要的内容ꎬ沈从

文正是基于对人性之“真”的思考ꎬ希望在文学创作

中以野性唤起现代人的强旺精神气质ꎮ
(一)沈从文对野性的审美表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ꎬ早已成为了世界文学经

典形象ꎮ 对湘西形象进行审美构造时ꎬ人性是其基

础维度ꎮ 沈从文强调人性中的野性内涵ꎬ有其鲜明

的现实性ꎮ 沈从文力图用那种能彰显生命活力的野

性ꎬ来反思和批判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命萎缩现象ꎮ
在创作初期和中期的湘西书写中ꎬ沈从文以“真”为
美ꎬ把野性作为人的自然感性存在的主要表征ꎬ关注

人性之真ꎮ
其一ꎬ孩提时代的野性彰显生命成长的苦与乐ꎮ
人的成长历程中ꎬ少儿时代的经历对于人的性



格的培养、精神气质的养成和各种应对生活的知识

和技能的学习ꎬ都是日后人生之基础ꎮ 这就聚焦于

一个问题ꎬ那就是如何去理解小孩的野性ꎮ 沈从文

集中书写了少儿时代野性激发蓬勃出来的两种现

象:赌博和决斗ꎮ
对赌博这种文化样式ꎬ在不同的文化中ꎬ认知和

判断完全不一样ꎮ 在现代文明规范中ꎬ亦被视为恶

习而严加禁止ꎮ 但在近现代的湘西ꎬ赌博如同家常

便饭一样ꎬ到处存在ꎬ甚至可以视为小孩接受社会教

育的一种方式ꎬ影响着孩子的成长ꎮ 沈从文对于湘

西孩子的赌博现象的审美呈现与文学反映ꎬ是一种

贴近本土文化的内部经验ꎬ用一种文化持有者的文

化身份去进行解读的ꎮ 沈从文描述了这些赌博方式

和赌博工具的多样性ꎬ分析了这现象普遍性存在的

内在文化原因ꎬ“这里上年纪的人ꎬ赌博只有五种ꎬ
小孩子则可以赌输赢的还不止五十种ꎮ 他们把所有

的娱乐全放在赌博上面ꎬ又切实ꎬ又有趣ꎮ” [２]２２０￣２２１

在沈从文的文学描述中ꎬ赌博是湘西孩子成长

的必修课ꎬ没有通过这门课程的训练ꎬ这些孩子在成

年之后则很难应对种种人生矛盾和困难ꎮ 在某种程

度上而言ꎬ人生就是一场赌博ꎬ在面对人生的各种艰

难困苦中ꎬ人得有一份勇气ꎬ也应该有一份应对这种

挑战的智力和决心ꎬ同时也应该有接受任何结果的

坚强心理ꎮ 赌博对于小孩性格与心理的训练ꎬ作用

极大ꎮ 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第 ２ 卷中ꎬ通过

对“烧火龙”中舞龙少年的强悍性格形成的心理和

文化原因进行了深度阐释ꎬ“在这些明耀花光下ꎬ在
这些震耳声音中ꎬ赤膊者全是头包红帕子ꎬ以背以胸

迎接这些铁汁与炸裂ꎬ还欢呼呐喊ꎬ不稍吝其气力与

痛苦ꎬ完成这野蛮壮观ꎮ 这是赌博ꎮ 他们的赌注是

一口‘气’ꎮ 这地方ꎬ输气比输钱还重要ꎬ事很奇怪ꎬ
说来也难使人相信ꎮ” [２]２２５这些舞龙少年的野性背后

就是生命的强悍ꎮ 沈从文说得很对ꎬ输赢就在于那口

“气”ꎬ那种生命的雄强气质ꎬ敢于对决ꎬ也能坦然接受

对决之后的各种结果ꎬ当然也包括生命代价本身ꎮ
决斗ꎬ作为文化现象ꎬ不能单一地以野蛮来看

待ꎬ得结合其存在的具体场景ꎮ 在沈从文看来ꎬ小孩

的决斗ꎬ是野性彰显的重要生活样式ꎬ而且构成了乡

下孩子成长阶段的必修课ꎬ因为湘西具有险恶的自

然环境和复杂的历史环境ꎬ每个小孩都在这种种险

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长ꎬ必须得学会保持

一点野性ꎬ保持一点对待矛盾纠葛的勇气和力量ꎮ
应对日后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ꎬ勇气和力量ꎬ
必不可少ꎮ 沈从文孩提时代也曾经充满了野性ꎬ爬
树掏鸟窝ꎬ下水摸鱼ꎬ赌博打架决斗ꎬ无所不做ꎮ 但

也因为在孩提时代的这种野性下所形成的勇气和强

悍ꎬ沈从文才在日后的无数的艰难困苦中坚持过来

了ꎮ 当今小孩自小就接受了诸多来自于家庭、学校

和社会的规训ꎬ接受了种种社会理性的约束ꎬ被抹杀

掉了那些与社会理性不一致的自然天性ꎬ所以人生

俱来的那种种野性和自然的力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

失去了ꎮ 太多的孩子身体肥胖ꎬ走不得ꎬ跑不动ꎬ遇
到困难和挫折ꎬ不去学习应对ꎬ反而哭哭啼啼ꎬ身体

无力ꎬ精神上也无力ꎮ 对比之下ꎬ当今的小孩尤其需

要这种野性来激发生命的勇气与活力ꎮ
其二ꎬ情爱中的野性绽放着生命的激情ꎮ
性爱ꎬ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样式ꎬ也是人性最重

要的构成ꎬ最能反映生命的激情ꎮ 沈从文湘西书写

中有大量充满野性的性爱描写ꎮ 沈从文在小说«雨
后»里ꎬ描述了年青女人和四狗之间ꎬ在生活生产劳

动过程中结成最为自然和亲密的情人关系的故事ꎬ
描写了湘西自然状态下的感情和性爱方式ꎮ 这种自

然状态下的情爱ꎬ没有多少礼教的虚伪和压制ꎬ只有

本真人性的自由呈现ꎮ 很明显ꎬ沈从文追慕自然和

本真ꎬ反对儒家理性道德理性和现代文明的科技理

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ꎬ对自然、带点野性的情爱方

式的有着高度的认同ꎮ
沈从文在小说«柏子»中也有经典展示ꎬ其中塑

造了一个充满野性的男水手形象:柏子ꎮ 柏子常年

在沅水船上谋生ꎬ多年的水上生活ꎬ使得他粗野但是

充满了生命活力ꎬ浑身上下洋溢着雄性的力量ꎻ精神

快乐ꎬ似乎与愁苦无缘ꎮ 当柏子在船桅子顶尖去唱

歌调侃路人甚至调戏其他船上妇人的时候ꎬ这种野

性的形象ꎬ尤其饱满ꎬ栩栩如生ꎬ如在目前ꎬ“只要一

贴身ꎬ便飞快的上去了ꎮ 为表示上下全是儿戏ꎬ这些

年青水手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将在上面唱歌ꎬ那一

边桅上ꎬ也有这样人时ꎬ这种歌便来回唱下去ꎮ” [３]３９

事实上ꎬ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ꎬ柏子也显得是那么的

活力十足ꎮ 用作品中妇人的评价ꎬ就是说柏子粗鲁

得像一头小公牛ꎮ 他们之间的对话ꎬ粗野中ꎬ满是真

情ꎻ在道德家的眼里ꎬ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ꎮ 我们试

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对话:
柏子 吸 了 一 口 烟ꎬ 又 说: “ 我 问 你ꎬ 昨 天 有

人来?”
“来你妈! 别人早就等你ꎮ 我算到日子ꎬ我还

算到你这􀆺􀆺”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ꎬ你才乐!”
“是ꎬ我才乐!”妇人说着便稍稍生了气[３]４２ꎮ
(二)沈从文礼赞野性动机:以野性引燃民族青

春之火焰

自古以来存在太多对湘西的误解ꎬ大多认为湘

西是荒蛮之地ꎬ湘西人是野蛮人ꎬ这里只有野性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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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ꎬ没有现代与进步ꎮ 为了反驳对湘西的扭曲理解ꎬ
沈从文以“真”为美ꎬ用审美的方式大量展示湘西的

原始与质朴ꎬ野性、浪漫与激情ꎬ这些原始、质朴、野
性与浪漫在现代文明中能凸显其强旺的生命力ꎮ 学

者苏雪林认为ꎬ沈从文湘西题材的艺术创作的根本

目的ꎬ是用湘西文化各要素中的种种活力ꎬ作为点燃

民族青春之活力的火炬ꎬ使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华民

族走向强盛ꎬ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所在ꎮ 苏雪

林说ꎬ“这理想是什么? 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ꎬ
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

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ꎬ年青起来ꎬ好在廿世纪舞

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ꎮ 􀆺􀆺沈从文虽然也是

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ꎬ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

湖南民族ꎬ又生长湘西地方ꎬ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

质ꎮ 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ꎬ引燃整个民
族青春之焰ꎮ” [４]

野性作为人性内涵ꎬ正是传统湘西文化的原初

古朴性和神秘性特质所在ꎬ这些文化特质恰恰可以

对抗现代社会高度的理性ꎮ 而正是这些充满了野性

的文化因素ꎬ才构成了一种异于现代文明的、具有人

类本真精神特征的文化标本ꎬ而这些文化标本构成

了反思现代性问题的精神资源ꎬ这种精神资源在当

下是稀缺的ꎬ因此其价值和意义也愈显得深远ꎮ 沈

从文的湘西书写ꎬ聚焦于野性ꎬ赞美生命自然本质ꎬ
展示生命的原始本真在现代的遗留ꎮ 因此ꎬ沈从文

对于野性的审美反思ꎬ具有原始主义创作思想倾向ꎮ
沈从文强调人性中的野性内涵ꎬ并不是反对现代文

明ꎬ是出于对现代文明弊病的不满ꎬ希望以原始的蛮

勇与活力ꎬ来对抗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

残ꎬ从人性和谐建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保存和

发展原始人性、潜能ꎬ使之走向自然健康而具有现代

理性的现代人格的全面建构ꎮ 从此种意义上说ꎬ沈
从文以“真”为美ꎬ强调野性ꎬ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

反思和在文化选择时的一种姿态ꎬ本身也是文明的

自我反思和改造的产物ꎮ

二　 理性张扬生命的责任与担当

在沈从文看来ꎬ野性源于与人的自然属性ꎬ彰显

生命的激情与浪漫ꎬ也能激起人们面对自然和社会矛

盾中的勇气和力ꎬ是不可或缺的人性内涵ꎮ 人生不管

何种阶段ꎬ都不能没有野性ꎮ 没有野性ꎬ人的生命何

等乏味ꎮ 但是ꎬ如果没有源于社会维度的理性的节制

和约束ꎬ这种源于自然属性的野性很容易走向野蛮ꎮ
所以立足于人性内涵的生态构成ꎬ沈从文又提出了他

的理性观ꎮ 沈从文尤其还强调了人的道德理性ꎬ而不

仅仅是认知理性ꎬ在审美形态上ꎬ是以“善”为美ꎮ
缺乏理性的人性内涵ꎬ野性走向野蛮ꎬ会成为生

命常态ꎮ 沈从文依旧以小孩决斗为例来说明ꎮ 如果

说ꎬ小孩自小就在打架斗殴中学习人生的应对知识

与技能ꎬ加强应对生活挑战的心理ꎬ那么长大之后ꎬ
如果不加以理性的控制和约束的话ꎬ很容易走向冲

动ꎬ会产生诸多“恶”的后果ꎬ这使得湘西地方性的

人性内容里多了一份野蛮ꎮ 人性之恶ꎬ成为了湘西

文化经常为外地人所诟病的地方ꎮ 沈从文在创作初

期ꎬ不但展示了湘西人性的各种美好ꎬ同时也展示了

湘西人性之恶ꎮ 这种人性之恶也是湘西社会中存在

的特别的人文景观ꎮ 沈从文在«通信»中ꎬ如此描述

了湘西麻阳石羊哨这个地方存在的复仇恶习ꎬ“湘
西地方ꎬ有个叫麻阳石羊哨ꎬ有种极恶风俗ꎬ是每到

五月五(是十五)划龙船时候ꎬ一些划手ꎬ必有所争

斗寻仇生事ꎬ用河中包子石同桨片相互打死几个

‘命中该打死的’ꎮ 大约因每年打ꎬ每打总死两个ꎬ
人多了ꎬ官也不问ꎬ结果就用钱和了事ꎮ” [５] 在沈从

文看来ꎬ没有理性ꎬ国民就会呈现出懵懂、蒙昧无知

和野蛮的生命状态ꎬ走向人性之恶ꎮ
对民众自然感性与社会理性矛盾问题的思考ꎬ

沈从文在其经典作品«边城»中就有深入ꎮ 主人公

翠翠ꎬ有自然天性之美ꎬ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散发着一

种浑然天成的品质ꎬ温柔如她身边的水ꎬ沉静亦如时

时绵延横亘在她眼前的山ꎮ 自然山水之中ꎬ满眼的

苍翠ꎬ使得她明眸生辉而心性常显单纯ꎮ 当我们在

赞叹翠翠无比美好的自然天性时ꎬ也在感喟她命运

如此之不平ꎮ 读者都在思考ꎬ为什么翠翠的爱情会

有那么多的波折? 尤其是在作品结尾处ꎬ作家兴犹

未尽ꎬ还在强化翠翠对爱情的等待ꎮ 当然这是沈从

文«边城»的无比高超的结尾艺术ꎬ因为这更深化了

作品的审美意蕴ꎮ 翠翠的等待ꎬ本身就意味着她未

来命运的不可知ꎮ 作品除了揭示故事发生地茶峒文

化多元冲撞的社会原因外ꎬ也反思了作为主人公翠

翠的理性精神不足的人格特征ꎮ 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翠翠的人格弱点ꎬ因为这本身就是生命成长的代价ꎮ
更为深刻的审美意蕴在于ꎬ沈从文是以翠翠作为湘

西文化的象征ꎬ在反思湘西面对现代与传统的文化

冲撞问题ꎮ 在沈从文看来ꎬ湘西亦如翠翠ꎬ自然天性

中有无数的美好ꎬ但仅仅只有这种自然天性是抵挡

不住现代化的进程的ꎬ在面对现代化的进程时ꎬ湘西

文化应该在常中思变ꎬ应有更多的认知理性和道德

理性ꎬ反思自身ꎬ来主动思考和处理现代化带来的种

种问题ꎬ而不是纯粹的被动接受和应对ꎮ 如果理性

不足ꎬ湘西亦如翠翠ꎬ未来是不可知的ꎬ湘西的这些

自然美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会脆弱不堪ꎮ 这就是沈

从文«边城»中的忧伤精神气质形成的思想由来ꎮ
当然«边城»作品中的忧伤精神气质ꎬ更能体现出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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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人在文化反思时的高度理性精神ꎮ
在沈从文看来ꎬ湘西也好ꎬ还是整个的中国ꎬ在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ꎬ得加强人的理性建设ꎮ
这种理性不是高高在上而完全虚空ꎬ有理性的人应

该脚踏实地去以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为己任ꎬ从
小我之中走出来ꎬ面向大我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当中

国面临着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的紧要关头ꎬ这种历史

责任感和社会担当ꎬ应该作为理性的现实根基ꎬ“认
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ꎬ实现这种真理需要

韧性比勇敢多ꎮ” [６] 如何才是有理性ꎬ在沈从文看
来ꎬ首先得有怀疑的精神ꎮ 不能盲目保守ꎬ沉溺于个

人欲望满足之中ꎬ而应该有研究和探讨精神ꎬ用理智

发展出对问题的质疑ꎬ从而才能解决这些问题ꎬ才能

达到对真理的追求ꎬ民族也才能在各种危难面前能

够持续发展ꎬ才能走向进步ꎮ 而年轻人不应该单凭

感性下的热情与浪漫ꎬ而更应该用理性去支配自己

的生命ꎮ 特别是知识分子ꎬ对社会诸多的弊端或者

人类的愚蠢行为ꎬ不能坐视不管ꎬ保持沉默ꎬ对社会

问题要敢于反思与批判ꎬ也更应该用理性去干预ꎬ去
解决那些问题ꎬ总而言之ꎬ面对民族危难与社会变

革ꎬ应不甘沉默ꎬ要有责任感ꎬ要能够担当ꎮ
一般的人为个体生命的生存而生存ꎬ虽然说这

种为自己而苟活的生命形式ꎬ也无可厚非ꎬ但是对于

一个民族来说ꎬ我们还要有为民族而生的人ꎬ要有民

族大义ꎬ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ꎬ生命才能

够多份光亮ꎬ这样一个国家ꎬ一个民族才能有种凝聚

力而团结在一起ꎬ这种凝聚力对一个处于外来侵略

的充满了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ꎬ尤其重要ꎮ “少数

人呢ꎬ却看得远一点ꎬ为民族为人类而生ꎮ 这种少数

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ꎬ生命放光ꎬ为的是他会凝

聚精力使生命放光! 我们皆应当莫自弃ꎬ也应当得

把自己凝聚起来!” [７]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ꎬ就是民族
性格中应该有份担当ꎬ有份责任ꎬ把生命的光凝聚起

来ꎬ为民族和国家服务ꎬ这是沈从文对人性内涵建构

中ꎬ在理性的思想方面更倾向于历史责任感ꎬ也可以

说ꎬ这是沈从文历史理性的基本特征之一ꎬ因为他把

个体的生命和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联系了起来ꎬ使
生命野性和社会历史理性得到高度的融合ꎬ使得人

的生命内涵更加饱满ꎮ 沈从文的理性观ꎬ坚持了人

的社会属性ꎬ强调了人性中的道德理性ꎬ体现了沈从

文以“善”为美的审美理念ꎮ

三　 神性彰显生命的崇高与庄严

在沈从文看来ꎬ个体的生命只有在和国家民族

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关联在一起ꎬ才能真正实

现生命的最高性质———人的神性ꎮ 具有神性ꎬ是人

性的理想境界ꎮ 神性作为生命的最高表现层次ꎬ在

对生命体验时ꎬ是燃烧的激情、激荡的灵魂ꎮ 生命需

要神性来做导引ꎬ才能趋向崇高ꎮ 生命在自然和社

会的维度上ꎬ有各种各样的生命表现形式ꎬ各有其缺

失ꎬ若要使得生命走向崇高ꎬ需要神性来引导ꎮ 而只

有用神性来对生命做引导ꎬ人性才走向和谐ꎬ才趋向

于美ꎮ 何谓生命的神性ꎬ沈从文在«潜渊»中ꎬ对生

命的神性进行了诠释ꎬ “若将它建筑在一抽象的

‘美’上ꎬ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和不幸ꎮ 因美与

‘神’近ꎬ即与‘人’远ꎮ 生命具神性ꎬ生活在人间ꎬ两
相对峙ꎬ纠纷随来ꎮ” [８] 爱充满了欲而缺少神性的导

引ꎬ那么就远离了美ꎮ 爱如果只是服从了道德的名

分ꎬ那么爱也能得到一份快乐ꎬ道德感的快乐ꎮ 如果

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ꎬ那么生命中就有很多的缺陷

和遗憾ꎮ 所以说ꎬ生命只有在神性的基础上ꎬ才能使

生命趋向美ꎬ因为神性和美是接近的ꎬ这是沈从文对

生命、神性和美之间关系的诠释ꎮ
让人揪心的是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人大多呈现

出一种精神的萎靡ꎬ缺少活力ꎬ没有责任与担当意

识ꎮ 沈从文认为ꎬ人在精神的萎靡之中ꎬ需要有神性

来做引导ꎬ来支撑人的内心ꎬ人才能走向进步而不至

于退化ꎬ沈从文在«潜渊(第 ２ 节)»中明确说ꎬ“似乎

需要一个‘神’ꎬ一种‘神话’ꎮ 有个‘明天’威胁他ꎬ
‘引诱’他ꎮ” [９]人的精神为什么会萎靡不振呢? 沈

从文认为ꎬ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一个负面的东西ꎬ那
就是神性的丢失ꎮ 其表现就是ꎬ人性内涵中缺乏神

性ꎮ 这是科学带来的弊端ꎬ科学支配了人的一切ꎬ使
人的灵魂远离了神ꎬ“在科学还没有使人人能相信

自己以前ꎬ仍然尽他们为神所管束ꎬ到科学发达够支

配一切人的灵魂时候ꎬ神慢慢的隐藏消灭ꎮ” [１０]沈从

文对神性缺失问题的分析是深刻的ꎬ因为这已经涉

及到现代文明中人的信仰缺失与精神家园的荒芜问

题ꎮ 在科学理性之下ꎬ整个社会处于科学的抽象思

维模式覆盖下ꎬ科学主导了人的一切ꎬ包括心灵世

界ꎬ所以信仰不再ꎮ 而沈从文的探讨触及到了一个

更为深层次的问题ꎬ那就是科学能不能使社会走向

全面进步ꎮ 科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下ꎬ人的精神往

往走向了虚无ꎮ 没有了神ꎬ没有了信仰ꎬ人缺少了敬

畏ꎬ也就缺失了行动的尺度ꎬ社会往往容易步入到堕

落ꎮ 没有了信仰ꎬ社会不是走向进步ꎬ而是走向混

乱ꎬ这种无神时代的混乱一般首先发生在所谓的现

代都市之中ꎬ而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依旧有神ꎬ信仰隐

于心ꎬ显于行ꎬ依旧在和自然之间、和人之间保持了

亲密的关系ꎬ乡土社会因为有了精神支撑而依旧保

持着凝聚力ꎮ
神之解体ꎬ人就会转向信仰物质ꎬ信仰金钱ꎮ 对

物质和金钱的热爱超过了一切ꎬ所以对物质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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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事物就热爱不起来了ꎮ 也可以这么说ꎬ目前

很多人在对物质和金钱有了狂热之后ꎬ失去了对物

质和金钱之外事物的爱的能力ꎬ例如对情感ꎬ对美都

失去了感觉和感受能力ꎻ知识分子无信仰ꎬ就可能会

出现有“知”而无“识”ꎮ 失去信仰ꎬ对个人来说ꎬ其
危害可能是有限的ꎮ 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失去

信仰ꎬ这种危害就是毁灭性的ꎬ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化

有摧毁性的打击ꎬ尤其是对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
个民族的凝聚力具有离散作用ꎮ 心中有神在ꎬ对生

命、对自然ꎬ才有敬畏ꎮ 心中有敬畏ꎬ才有对他人、对
自然的尊重ꎬ才有对生命本身的尊重ꎬ才有利他行

为ꎬ而不是极端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行为ꎮ 心中

有神在ꎬ心就是满满的ꎬ也是安宁的ꎮ 在欲望膨胀

时ꎬ人性中无神性ꎬ我们的心还能安宁吗? 沈从文对

于神性问题的审美思考ꎬ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ꎮ
确实ꎬ沈从文的神性思想里蕴含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与批判ꎬ颇具有后现代性ꎮ

四　 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基本特征

人的建设ꎬ包罗万象ꎬ而最终归聚于人性建设ꎬ
尤其是人性的内涵建设ꎮ 沈从文的文学表达ꎬ能得

到普遍的认同ꎬ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抓住了人

性问题ꎮ 当然沈从文的人性表达ꎬ不是抽象的逻辑

思考ꎬ而是用生动可感的各种审美形式ꎬ通过人物形

象塑造ꎬ进行人性问题的揭示与反映ꎮ 怎么去理解

沈从文的人性书写ꎬ有两点要注意ꎬ其一ꎬ沈从文的

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具有历时性特征ꎬ即对人性

关注的重心分别从创作初期的“野性”到创作成熟

期的“理性”ꎬ再到创作晚期的“神性”ꎮ 其二ꎬ沈从

文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具有整体性特征ꎬ其强调

人性的和谐建构和人性的全面发展ꎮ
(一)沈从文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历时性特征

沈从文在对人性内涵的探讨上ꎬ是有时间维度

的ꎮ 也就是说ꎬ他在不同的创作阶段ꎬ对于人性的理

解也呈现出历史特征ꎮ 而很多读者ꎬ对于沈从文的

人性内涵的理解ꎬ很容易人为割裂其人性表达的历

史语境ꎮ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ꎬ其湘西书写ꎬ其笔触集

中在人性的自然性上ꎬ其中野性构成了其重要维度ꎬ
比如其作品«代狗»«市集»«雨后»«宵神»«在私塾»
«我的小学教育»«阿丽思中国游记»«通信»«山鬼»
«凤子»等ꎮ 沈从文创作初期重点倾向对于人性中

野性内涵的关注ꎬ也反映了沈从文的原始主义创作

思想特征ꎮ 沈从文力图用湘西的野性文化因子对抗

现代文明所立足的科技理性ꎬ用湘西文化中的朴实、
自然ꎬ对抗着都市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ꎮ 沈从文此

阶段以“真”为美ꎬ强调人性中的真ꎬ野性作为人的

自然属性的重要体现ꎬ真实、自然而有力量ꎬ彰显了

人应对自然与社会矛盾中的勇气和强旺生命力ꎬ是
不可或缺的人性内涵ꎮ 在沈从文创作成熟期ꎬ沈从

文加大了对人性中理性的思考ꎬ这本身是沈从文历

史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反映ꎬ也说明沈从文对于人性

的思考在走向深入ꎬ比如其作品«边城»«湘行书简»
«湘行散记»«湘西»«长河»等ꎮ 具体而言ꎬ此阶段ꎬ
他坚持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ꎬ以“善”为美ꎬ其人

性书写对于乡村与都市ꎬ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审美反

思ꎬ对于现代乡村的堕落ꎬ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弊

病ꎬ进行了揭示ꎮ 而在其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ꎬ
沈从文的人性反思主要集中在神性这个问题上ꎬ去
探讨人性之最高美在何处ꎬ比如作品«烛虚»«潜渊»
«黑魇»«青色魇»«生命»«水云»«长庚»等等ꎮ 在沈

从文看来ꎬ人的生命存在的庄严性体现在人性具有

神性上ꎮ 我们一般人局限于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ꎬ
是无瑕顾及这种崇高的精神存在的ꎬ只有少数的哲

人ꎬ比如沈从文ꎬ就常对生命之神性进行思考ꎬ能够

从日常生命的各种表现形态之中抽象出生命的要

义ꎬ“见出自然的巧妙与庄严ꎮ” [１１] 所以这些哲人具

有神性ꎬ能够走向崇高ꎮ 沈从文本人也就是如此ꎮ
(二)沈从文人性内涵生态审美建构的整体性特征

人性在日常生活中ꎬ常常有分裂状态ꎬ也就是席

勒总结出来的概念———人性的“碎片化” [１２] 存在问

题ꎮ 沈从文亦如其他哲人一样ꎬ对人性的完整性问

题ꎬ展开了诸多的思索ꎮ 对人性内涵的认知ꎬ不能离

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ꎮ 而在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

之下ꎬ人性建设不能缺乏野性和理性的基础构建ꎬ也
不能缺乏神性的价值导向ꎮ 没有野性ꎬ人的自然生

命力无法绽放ꎻ没有理性ꎬ人作为群体的规范无法实

现ꎻ而没有了神性的指向ꎬ作为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

存在的人的那种庄严性和崇高性也就失去了ꎬ人的

生命存在则无任何价值和意义ꎮ 人的生命存在ꎬ自
有庄严、野性和理性交融互现ꎬ亦可见神性ꎮ 在笔者

看来ꎬ沈从文的人性内涵三个维度里面ꎬ野性偏向于

人性的自然内涵ꎬ理性体现了人性的社会内涵ꎬ而神

性则是在二者基础形成的崇高的理想境界ꎮ 沈从文

人性内涵观的独特性在于其有鲜明的生态特征ꎬ强
化了作为自然属性的野性ꎬ凸显了作为社会属性的

道德理性ꎬ更是彰显了人性理想特征的神性ꎮ
野性、理性和神性ꎬ对应的是人性之真、人性之

善和人性之美ꎬ三者共同构筑人性内涵ꎮ 作为人性

之真的野性和人性之善的理性ꎬ构成了人性内涵生

态建构的深度ꎻ而作为人性之美的神性ꎬ则构筑了人

性内涵生态建构的高度ꎮ 三者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ꎬ共同丰富人性的内涵ꎮ 这就是沈从文人性内涵

审美建构的生态和谐观ꎬ在沈从文的诸多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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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现了出来ꎮ 比如ꎬ沈从文在散文集«湘行书简»
的篇目«忆麻阳船»中ꎬ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麻阳水

手的野性、理性和神性[１３]ꎮ 在水上讨生活的水手大

多强壮勇敢ꎬ眉目精悍ꎬ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ꎮ
下水时如一尾鱼那么灵活而有生气ꎬ上岸接近妇人

时像一只小公猪那样精力充沛、充满野性ꎮ 白天弄

船ꎬ晚上玩牌ꎬ同样做得极有兴致ꎮ 船上人虽多ꎬ却
各有所事ꎬ从不紊乱ꎬ在各种工作和生活样式之中ꎬ
讲规矩、重礼仪ꎬ具有高度的理性ꎮ 舱面永远整洁如

新ꎮ 拔锚开头时ꎬ必擂鼓敲锣ꎬ在船头烧纸烧香ꎬ煮
白肉祭神ꎬ燃放千子头鞭炮ꎬ表示人神和乐ꎬ共同帮

忙ꎬ以期待一路福星高照ꎬ他们坚持了自己对于神的

敬畏ꎬ心中有神ꎬ行为也颇具庄严性ꎮ 就在这样一个

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ꎬ因为有了这些人性之真ꎬ人
性之善ꎬ才有了人性之和谐ꎬ所以也才有了人性之

美ꎬ因而生命也就具有了崇高性ꎮ
人性建设是人自身建设的重要基础维度ꎬ也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ꎮ 由于人存在的时间性

与空间性特征ꎬ故人性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ꎮ 因而

在处理人性内涵建构问题上ꎬ我们应该注意其整体

性和生态性特征ꎬ既要尊重人之为人的感性存在特

征ꎬ坚持人的各种自然属性ꎬ比如沈从文所强调的野

性ꎻ也要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特征ꎬ加强人之社会理

性ꎬ如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ꎮ 唯有人性之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的结合ꎬ人性才能和谐ꎬ才能张扬人性之

美ꎬ而不至于走向人性分裂ꎬ走向人性的碎片化存

在ꎮ 沈从文在文学表述中ꎬ以自然人性之野性内涵

凸显人性之真ꎬ以人作为群体性存在的人性之理性

维度主张人性之善ꎬ在二者基础上ꎬ以人性之神性存

在的美好愿景张扬人性之美ꎮ 沈从文对于人性之

真、善、美的艺术呈现ꎬ正是基于对于人性内涵的整

体性与生态性问题的审美反思ꎮ 回头看来ꎬ沈从文

的这种人性内涵建构思想ꎬ有其积极合理的现实意

义ꎮ 沈从文在面对中国 ２０ 世纪走向现代的过程之

中所出现的人性单一化、碎片化问题时ꎬ用审美的方

式提出了自己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建构思想ꎬ颇具深

刻性ꎬ也为当今人的建设问题提供了启示ꎮ 启示就

在于ꎬ有人性之真、善、美ꎬ有人性之和谐ꎬ才有社会

之和谐ꎻ有人性之美丽ꎬ才有社会之美好ꎮ 这就是沈

从文人性生态建构思想的当今价值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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